
38

●
 

語
文
建
設 (

香
港) 

第 132 

期 
●

语篇的表达系统漫议

丁金国*

从现实语文生活实际出发，我们这里将五分的表达体系扩展为六，即在记叙、说

明、议论、描写、抒情的基础上，增添“对话”。

1.  对话  “对话”是语篇的实现过程和结果，是人们基于交际需要，两人或多人

相互交流的连续语段。对话性是语篇的本质特征，是实现语言功能的根本形式，一切语

篇都具有对话性。对话的显性形式是“你言我语”，或是“我写你读”，反之亦然。

尽管对话的形态各异，我们从中却可以概括出共有要素：1)特定话题，2)轮流发

话，3)情景伴随。每个话题就是一个言语事件，发话与听话交替进行，交替之所以能顺

利推进，全由话题在协调。参与者不仅从话题中选择了各自的角色关系，也协调着言语

事件的动态演进。其中情景要素，有的凸显，有的则隐匿，但不能没有。

2.  记叙  凡是以记载、叙述有关人物的经历和事物发展变化过程的表达方式，谓

之“记叙”。

2.1 记叙通常是以动态的言语形态推动着言语事件依自然时序展开。有人物的活

动，事件的发展变化，时间的推移，空间的变换，甚至还会出现表达主体的主观评论。

对于记叙这种表达，语用中有多种称述，常用的有：叙述、叙事、记述、记叙，偶用的

有记载、记事、描述、叙记等。我们这里选择了“记叙”，因记叙不仅兼容了内容和行

为方式，还兼容了口语与书面。体现记叙的典型形式是新闻报道，然而作为理论，却不

能局限于某类语篇，而应从万千的语篇中概括出其内部结构和功能上有别于其他方式的

特征。

2.2 汉语语用史上对记叙的研究较为深入。一个世纪来学界在对记叙的研究中，成

绩卓著。这就是：

1)记叙的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结果。这与西语里的六个w相

类似。西文中是：why（为什么做）、who（谁来做）、what（做什么）、how（怎么

做）、when（何时做）、where（何地做）；

2)人称：传统的写作学与现代叙述学，都把记叙中的人称放在重要位置，即所谓以

“我”为中心的第一人称和以“他”为中心的第三人称。叙述学将第一人称也可称为

*	 丁金国，烟台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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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视角，即以叙述者为立足点，由“我”担任叙者。第三人称与内视角相对可称为外视

角，外视角又称全知视角。叙者以开阔的视野，自由地漫游于时空，可以超越一切，进

行内外、虚实、动静、正侧全方位叙述。

3.  说明  凡以介绍、解释或告白事物的性质、形态、特征、功能、以及演化过程

和相互关系的语篇，均为说明性表达。

3.1 因说明表达是以周知、告白性为其基本功能，故而其广泛地被运用于人们的日

常生活和公务活动中。其广泛性与记叙一样，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说明的

特征，在学理上应是以客观性、准确性、真实性为其要义。说明表达与记叙、议论、描

写与抒情的显著区别是说明是以客观事实为基础，而余者则是以表达者主观的意识为关

枢，因而尊重事实、崇尚客观这点，就将说明与其他表达方式区分开来。《画记》（韩

愈）、《活版》（沈括）、《核舟记》（魏学洢）是说明的典范。说明表达的历史虽以

千年计，但在上世纪前，并未单列出来，多散入在它体之内，直到龙伯纯的《文字发

凡》（1905）中始将“说明”单列一体。

3.2 说明体与叙述体的显著区别是：叙述体所叙的对象都是动态的事物，是处在发

展、变化之中的人或事件；说明体则不然，其所介绍和解说的事物，都是处在相对静止

状态的事物，空间性是其主要特征。叙述体的目的是讲叙曾经发生过什么或可能要发生

什么，而说明体则是讲述事物是什么和为什么是这样，兹举例如下：

例（1）二十四节气的名称，有的是预示四季变化的，像立春、
立秋等；有的是说明温度变化的，像大暑、大寒等；有的是
预示降水情况的，像雨水、大雪等；有的是说明农作物生长
情况的，像小满、芒种等。（节自《节气的由来》）

说明体凸显的是知识性，包括事实的知识和知识的理据。清人陈澧说：说明文“宜

洁净，宜平实，简而明，详而不支，不烦。”需要说明的是，说明体虽然不像叙述体在

言语交际中所居地位，但其在言语表达中的重要性也绝不容小觑。

4.  议论  凡就某一问题、事物或事件进行事理剖析的表达方式为议论。古代有

“论”“ 辩”“ 说”“ 解”“ 原”等称谓，1议论的重心在于论证“理”的是非曲直，阐述

论题的真理性，达到以理服人。在现实的语文生活中，亦有“论说”“ 论辩”“ 说理”“ 论

述”等称述，这里统称为“议论”。生于战国初的墨翟（前468-前376？）就曾对议论

表达的内涵作过深度阐释。他说：“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

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远在两千多年前，先贤对议论表达的内涵、性质

和功能就揭示得如此深透，实在令人惊叹不已！

1	  明〕吴讷、徐师曾分别在《文章辨体》和《文体明辨》里，已将古代议论表达的这五个概念

解析得十分明白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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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对于议论表达的要义，东汉王充在《论衡‧自纪》说：“论，贵是而不务华，

事尚然而不高合。”事实要准确，不能为迎合某种情势而肆意胡编滥辑。议论的要素学

界共识是三论，即论点、论据和论证，类型有立论和驳论。论点：论者要证明什么；论

据：以什么依据去证明；论证：通过何种方式证明。论点是议论的主脑，主脑“清醒”“ 

高远”“ 深邃”，方能做到“阐前人所未发，扩前人所已发”（刘熙载‧艺概）论证，既

要“论”，那就需要以一定的概念范畴，进行推理、判断，论证所论命题的可接受性。

论据是议论的支柱，唯论据典型、切当、准确方足以以理服人。李斯《谏逐客书》之所

以能说服秦始皇撤“逐客令”，就在于论据典型有力。先列举嬴政前史上的穆、孝、

惠、昭四王借助域外智力使国家富强起来，次列现实的珍宝器物均需域外输入。这种离

“外”国不立、难富强的例证，迫使秦始皇撤令纳贤。

4.2 议论表达无论论题大小，其要害是“逻辑力”，梁启超的《论学会》与其他社

会论题相较，是个小题目，但任公却未因题小而疏议，依然开篇就直奔论题，径直插入

论点：

例（2）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
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星地相吸而成世界，质点相切而成
形体。数人群而成家，千百人群而成族，亿万人群而成国，
兆京陔秭壤人群而成天下。（梁启超《论学会》1896.11.5《时务

报》第十册）

任公笔下酣畅纵肆，劲毫所至环环相扣，内在逻辑之谨严，引力之大，令读者难以

舍离。黄遵宪认为梁氏的议论如操木偶之丝一般，受者不得不随之左之右之，唯其言是

听。2　

5.  描写  凡对人物、事物、事件的存在状态作局部深度刻画的表达方式谓之描

写。

5.1 描写与记叙的区别在于：记叙重在事物的发展过程，所强调的是动程的连续

性；描写则重在对局部相对静止状态着意细部刻画。《红楼梦》的整体是记叙表达，但

全书时有精彩聚焦式彩笔。如“憨湘云醉眠芍药裀”：

例（3）……果见湘云卧于山石避处一个石凳子上，业经香梦沉
酣，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脸满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手
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蜂蝶闹穰穰的围着
他，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据俞平伯校注本《红楼

梦》62回）

这段描写，将湘云的豪爽、侠气、憨态刻画入微，展现出活泼旷达、藐视尊卑贵

2	 详见《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善本组编选），1982，北京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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贱，挑战男女有别的鄙风陋俗。

5.2 在描写表达中，心理描写堪称难度极高。《红楼梦》三十四回中，宝玉让晴雯

送黛玉手帕，黛玉收到后内心漩起波澜，全心身体悟帕子的意思：

例 （4）不觉神魂驰蕩：宝玉这番苦心，能领会我这番苦意，又
令我可喜；我这番苦意，不知将来如何，又令我可悲；忽然
好好的送两块帕子来，若不是领我深意，单看了这帕子，又
令我可笑；再想起让人私相传递我，又可惧；我自己每每好
哭，想来也无味，又令我可愧。如此左思右想，一时五内沸
然（中国艺术研究院本《红楼梦》34回）

用五“可”，将内心“喜”“ 悲”“ 笑”“ 惧”“ 愧”之情倒个净！联想到四十回中，刘姥

姥二进大观园赴宴时，那段逗乐引趣的话所引起“笑”的描写，其所制造的“狂欢”气

氛、宴饮者千姿百态、娇恣万方，堪与现代狂欢节相媲美。这般既简洁，又深刻的描

写，亟尽描摹之极致。

6. 抒情  凡以物质化的形式结构，借以表达语篇主体的内在意绪和情愫的表达方

式为抒情。

6.1 抒情的目的是为了感人。欲感人，抒情者己必先有情可抒。正如清学者焦循所

言“以己之情，度人之情，人己之情通，而人欲不穷，天理不灭，所谓善矣。”（《易

通释》卷五）。“情”有多种：喜怒哀乐，忧愁愤怨，恨爱褒贬，憎颂咒讽不一而足。

“情”类各异，其所抒方式必然有别。情类与抒情方式相谐，是一个尚待开发的研究领

域。抒情表达就是借助于可感性的语义结构（即可感性事物），抒发个体内心的喜怒哀

乐。抒情表达并非抒情类语篇专属，一切语篇都需要“情”。“情者，文之经……繁采

寡情，味之必厌”（《文心‧情采》）刘勰把抒情视为语篇的构成的经络。正如我们前

面所言，不是有无，只是深浅、隐显而已。

6.2 抒情须凭借景物抒发主观情怀。所谓“触景生情”“ 情景交融”“ 情中景，景中

情”的物质根据就在此。这里“借助”很重要，一切“情”都是借景而生，或因事而

发，单纯的情怀是无法抒写。由此也就决定了一切抒情都须依附于叙事、绘景。既然是

触景生情，借事发感，那么对这“景”、这“物”就绝非随意取之，须有个选择过程。

就学理而论，“景”与“情”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绝非任意景物都能触感激情。

“景物”与“情怀”之间，看似任意组合，然从认知心理上看，实际上存在着隐喻关

系，唯有彼物彼景，才能引发出此情此愫。如孔尚任在《桃花扇》收尾时，哀吟：

例（5）〔北新水令〕山松野草带花挑，猛抬头秣陵重到。残军

留废垒，瘦马卧空壕。村郭萧条，城对着夕阳道。

〔驻马听〕野火频烧，护墓长楸多半焦。田羊群跑，守陵阿
监几时逃？鸽翎蝠粪满堂抛，枯枝败叶当街罩，谁祭扫？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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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打碎龙碑帽。

〔沉醉东风〕横白玉八根柱倒，堕红泥半堵墙高。碎琉璃
瓦片多，烂翡翠轩窗棂少，舞丹墀燕雀常朝。直入宫门一
路高。住几个乞儿饿莩。（引自孔尚任《桃花扇‧余韵‧哀江

南》）

面对着残花枯草、古道夕阳，残军病马，废垒空壕，荒村古墓、断垣残壁的萧索败

落景象，以“哀江南”的曲调，悼亡国之痛，抒无限悲伤之情。

6.3 抒悲凄之情可“借”景物多，欢乐之情引兴之物相对稀微，且引发情味浓烈则

更难，情味稍有淡素，就极易沦为令人生厌的矫情呐喊。诸如“我爱呀，恨呀、痛苦

啊”等等之类的空洞喊叫，此类呼喊叫上万千，也与抒情体无任何关联。在现代文坛

上，以呼喊著称的情感抒发，莫过于《女神》（招致“口号式”之讥），即使此作，也

不乏感人的物象。

表达作为“系统”，上文姑且算构组个轮廓，所论纯系整纳性的述而不作，极微

“阐前人所未发”，充其量算是“扩前人所已发”。如果说记叙、说明和描写类表达是

对已存事物的客观再现，那么议论和抒情表达，则是以主体的主观表现为特征的表达。

“雌”该读二声吗？

东下塘

“雌”是个常用词，《廣韻》注为“此移切”，是清声母，阴平。按历

史规律，今天应该读成一声的 ci。大部分方言都遵守了这一规律。例如吴、

湘、赣、客、粤、闽和晋语都如此。官话区只有济南、汉口、成都才读二

声。但为什么现代的辞书上都注二声的 cí？显然是跟从了北京话。但普通话

只是跟从北京话音系，并非字字都要跟着北京话。何况北京人也非人人都念

二声。而从避免同音的角度看，二声的 cí 有“磁、瓷、词”三个常用的实义

单音词，都可以进入“ __ 的”框架里，很易引起听觉歧义。而一声的 cī 却
在单音词里独一份，没有同音的实义单音词。成语“龇牙咧嘴”，口语也说

“呲牙咧嘴”，“ 呲”是一声的  ci。《金瓶梅词话》第三四回：“又打他怎

的？打的那雌牙露嘴，什么模样！”，此处的“雌”一定是读一声，否则就

无法联系到“呲牙咧嘴”。再次读音审查时，能否从信息交流、从避免歧义

的角度重新考虑一下，做出适当调整？


